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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4_A6_E6_96_B0_E5_c57_614063.htm 关注乡村建设大约起

源于梁漱溟，与他同一时代的晏阳初，经过在河北定县近10

年的实验，使“乡村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概念。新中国成立

后，农村改革和建设如火如荼，不少仁人志士相继投入到中

国乡村建设的事业中去。其中，被称为“中国农民代言人”

的温铁军，追寻当年晏阳初“定县实验”的足迹，于2003年7

月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从晏阳初到温铁军，延续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通过以

免费的平民教育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运动”来开启民智、发

展民生，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

央一号文件播发。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是近3年来第3个有关

“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也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重要行动

纲领。台湾著名建筑师谢英俊先生设计的大礼堂 2006年4月7

日，经过近3小时的颠簸，记者来到河北省定州市。上个世纪

前半叶，这里因一场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而闻名于世。 现在

，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在晏阳初先生当年为平

民教育奋斗过的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一个以先生名字命名

的新的乡村建设学院，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2003年，时

任《中国改革》杂志总编的温铁军，联合香港民间组织中国

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CSD）、国际 “行动援助”中国

办公室等，共同出资组建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温铁军出

任院长。 翟城村西北方向几百米处，这个学院相对独立而安



静。 记者看到，学院大门两旁高书八个大字：开发民力，建

设乡村。而除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块牌子之外，大

门两侧还挂着“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培训基地”、“河北

省定州市翟城合作社”、“国家985计划培训基地”等牌子。 

地球屋002号 “要是晏阳初还在，农村就不会这么落后” 这

是一个普通的北方乡村，1000多农户、5000多人口，算是一

个较大的村庄。如同其他乡村一样，记者在街头见到的基本

都是中老年人、妇女和儿童。 “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从街道两旁墙壁上的大幅标语中，依稀

能感受到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自治第一村”的影子。“子曰

：仁者，二人也，团结就是力量”，这样儒雅的标语在其他

乡村是很少看到的。 尽管已过了70多年，但翟城村的男女老

少对“晏阳初”这个名字依然津津乐道，他们至今怀念晏阳

初给翟城村带来的好处，并认为“要是晏阳初还在，农村就

不会这么落后”。 2003年，翟城村村民花39万元买下一所废

弃的中学校园，作为新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址。此后

，又集资1万多元，在新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进门处立了

一座“伟大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半身塑像。塑像背后的

影壁上，晏阳初87岁时手书的“九大信条”“民为邦本，本

固邦宁”、“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

决问题”等赫然在目。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

引起了一批平民教育家的关注，并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乡

村建设实践，以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和梁漱溟的“山

东邹平实验”最为典型，而翟城村就是晏阳初“农业实验场

”所在。 “母亲参加了平教会的‘千字课’读书识字，在家

里纺布的时候还教我唱她在平教会学的《农夫歌》。”75岁



的韩延科大爷告诉记者，虽然那时他还小，但清晰记得晏阳

初除了教育之外还给这个村庄带来农业良种，“定州大黑猪

也是晏阳初引进的，当时叫‘波斯猪’，这让定州出了名。

原来本地产的‘笨猪’只能长到100多斤，而定州大黑猪能长

到几百斤”。 晏阳初除了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还

富有远见地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口号。他

兴建剧场和电台，广播科学知识，建立保健院，推行包括接

种牛痘在内的公共保健措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堪称乡

村建设与社会改造壮举的大实验。1936年，日寇对华北步步

进逼，“定县实验”被迫中断。 历史常常在不经意间重续。 

正由于翟城村在中国乡村建设史上的这一段辉煌以及与晏阳

初的这一段渊源，才有了2003年7月19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的成立，而这次有着“中国农民代言人”之称的温铁军挑起

了改革与试验的重担。 “晏阳初的‘实验场’就在现在学院

的大门前面不远的地方，原来村里的老人都管那块地方叫实

验场，现在老人没多少了，年轻人也都不知道了。”韩延科

告诉记者。 曾经的“实验场”现在已经成了一片绿油油的麦

田，而旁边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

段时间以来因为发展模式正备受考问和质疑。 温铁军的反应

很低调，“对于种种批判，认为我空想、违背经济规律也好

，秀才下乡也好，我的态度既不反驳，也不辩论。我现在还

有条件做点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在被媒体追问现在所

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与晏阳初、梁漱溟相比有哪些异同时，

温铁军认为，“今天的人口和土地的关系以及社会制度都与

晏阳初时代不同。晏阳初提出中国农民有‘愚、穷、弱、私

’四个问题。现在教育比以前普及，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也比



晏阳初时代要完善得多，‘愚’和‘穷’的问题已经改善。

” 但温铁军同时认为，“农民还是分散的，组织建设和民主

建设落后，小农分散生产让他们往往只看到眼前利益，‘弱

’和‘私’这两个问题仍然严重”。 据介绍，晏阳初乡村建

设学院对“劳动者免费入学”，两年多以来，已举办有关“

三农”问题的培训班、论坛、研讨会几十次，吸引了全国各

地上千人次的农民、乡村干部、知识青年志愿者前来学习。

温铁军希望他们通过学习成为在农村致富、普法和维权等方

面的带头人。 生态厕所 学院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初入学院，一

排排青砖瓦房之外，还有一个类似蔬菜大棚的建筑，“这是

学院的大礼堂”，随后见到的院长助理、CSD代表袁小仙看

出了记者的疑惑，打开了木门。 记者仿佛进了一个小规模的

城市体育场，经过几层土垒的类似看台的台阶，下到空旷的

场子中央，几摞红红绿绿的塑料凳和几张老式讲桌散落在场

子周围，而一条“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合作组织交流会”的红

色横幅挂在半空中，下面则是一面办公室常见的写通知用的

白板。 “这是台湾著名建筑师谢英俊先生设计的，是学院里

的生态建筑之一。”袁小仙指着顶上的金属骨架和塑料薄膜

向记者介绍，“谢老师用了两副农民不要的蔬菜大棚的架子

，在上面铺上塑料膜，在地上挖出几米深的方形坑，简简单

单就构成一个半地下的大礼堂”。 “我们没想到他们会把这

里当做一个室内体育场所。”袁小仙看着礼堂中的乒乓球台

说，似乎得意于这个多功能建筑物的好处，“冬天白天在这

里也不冷，我们开培训班的时候都在这里上大课；夏天也不

会很热，因为它是半地下的”。 出了礼堂，经过几排校舍，

记者跟随袁小仙来到两座从外形看类似townhouse的二层建筑



面前。“这是学院生态建筑的另外两座，也是谢老师设计的

，叫‘地球屋001号’和‘地球屋002号’。这两座房子墙体

用的是泥土，因为地球的英文单词‘earth’有泥土的意思，

所以谢老师给它们取了这样的名字。”袁小仙告诉记者，这

两座风格与周围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式平房格格不入、名字

也有些前卫的建筑，是谢英俊为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开发的生

态农宅。和目前农村里盖的砖瓦房不同，它们都是框架式的

，先由梁柱斜撑等构件相互咬合成框架，再用土填充墙体，

抗震性远高于砖混结构的房子，建筑寿命高达数百年，而且

冬暖夏凉，“这种会呼吸的土坯房在西方很流行，造价也不

高，如果农民采用换工方式协力造房，只要两三万元、两三

个月就可以盖起一座”。 “他那个屋顶没有考虑到农民晒粮

食的需要，斜斜的不实用。”韩延科的声音代表了大多数翟

城村民对于生态农宅的态度，“是挺好的，但是我们住不习

惯”。 尽管谢英俊设计的生态建筑获邀参加了2005年底在深

圳举办的“建筑设计双年展”，但依然未被翟城村民接受。

不过“墙里开花墙外香”，袁小仙告诉记者，河南省兰考县

的两户农民要给自己盖这样的“家”。现在，谢英俊的助手

严晓辉正带领建筑队在兰考帮助这两户农民盖屋。 记者注意

到两所“地球屋”内有浴室，但没有厕所。袁小仙解释这是

有意设计的，“厕所在室外，是实行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

’。厕所是按国家疾病预防中心推广的粪尿分离原则设计的

，本来想请公司做，但要花费2万元。现在这座是志愿者们协

力，用当地人卖不出去的柳条和泥土盖起来的，造价很低，

也很实用”。 这座土坯墙体、茅草屋顶的生态厕所门口有一

块“入厕须知”的牌子，上写：本厕所为粪尿分离式非水冲



生态厕所，请君尽力实现粪尿分离；卫生纸、烟头等一律入

篓；便后请君自觉将一勺干灰撒入粪坑，注意防止煤灰掉入

尿坑，然后盖板。 进入厕所内部，记者没有闻到一般农村传

统厕所常常散发的臭气，拉开草席制作的厕门，一块长长的

盖板盖在粪坑之上。拿起盖板，显现出与传统厕所不同：粪

坑之外，多了前半部的一堆石子。“这是尿坑，用石子过滤

尿液，不会产生气味。粪尿分别收集到外边两个不同的池子

中，无害化处理后，既不污染环境，又可作为有机肥料还田

。”袁小仙说。 “学院正在兴建中国大陆第一组‘六位一体

’可持续农业与农村生态建筑群蔬菜大棚、沼气池、生态厕

所、猪圈、鱼塘和菜地，各自的产出物彼此循环利用，整个

系统不对外生成垃圾。这样的农业生产，在东南亚被称为‘

永续农业’。”在带着记者进入另一个生态建筑“不用化肥

农药、种菜储菜、养猪养牛、生产沼气”的大棚时，袁小仙

向记者描绘着。 大棚内30多摄氏度的高温让穿着毛衣的记者

几乎喘不过气来，菜叶上渗出的小水珠说明空气湿度非常大

，黄瓜、辣椒、西葫芦等已经开始结果，“菜窖里储存的白

菜萝卜也快吃完了，等外面天气好了，我们就会把大棚的塑

料膜掀开”。袁小仙介绍，棚前正在开挖的是一个池塘，准

备用作蓄水和养鱼；但沼气设置还没有完工，因为负责此项

工程的严晓辉去了兰考；而大棚里已经建好的牛棚和猪圈也

是空空如也，看来“永续农业“的建设才刚刚开始。 和地球

屋一样，“永续农业”也没有被翟城村村民接受。很简单，

如果不施农药化肥，只施有机肥，种植有机作物，“当年就

会减产，成本还会提高”。而且学院并没像当年晏阳初的农

业实验场提供良种那样，很快结出令人信服的果实。 “由于



没有经验，我们去年种的西瓜收成不好，个头稍小。”毕业

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沙漠治理专业的志愿者黄志友坦承，对

于农业的事情自己正在学习。但在翟城村，这成了久传不衰

的笑话。村民们夸张地形容，“一丈来深的草里，长出拳头

大小的西瓜”，观念上的差异使学院与村民的距离越来越远

。 “村民们说我们懒，院子里的草太高了，甚至要帮我们除

草。”温铁军说，“我说我是坚持了几年才把生态环境恢复

到这样，草多了，鸟儿也就多了，生物防治环境就逐渐恢复

了。整个村子除了学院，哪里还有鸟？” 但是村民并不理会

这一套。2004年夏天，学院试验田里开始出现害虫。在学院

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杀虫无效后，村民实在看不过去了

，拎着喷雾器就要向试验田里打农药，“你们不打，害得虫

子都传到我们地里来了”。 “我们这几年没有施过任何化肥

和农药，但现在麦子长势很好，这块地已经被改造得比较肥

沃了，麦子自身的作用可能限制了杂草的生长，现在的试验

田已经基本没有杂草了。外边的田里，村民们则天天忙着除

草。”袁小仙带着记者来到学院内的麦子地，指着绿油油的

麦苗说，“其实中国农民有很多传统的农业经验是非常环保

的，也是符合永续农业的思想的，比如自留种子。但现在当

地人把自留种子叫做‘笨种子’，不觉得这是科学的，每年

会花很多钱买种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量”。 “穿的

粗布衣，吃的家常饭⋯⋯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突然

，一首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调从学院的喇叭里传了出来，

后来记者才知道这是晏阳初当年创作的《农夫歌》，而演唱

者正是75岁的韩延科老人。“十二点多了，食堂开饭了，走

吧，去尝尝我们的有机食品。”袁小仙招呼着记者。 由



于2006年第一期的培训班刚于3月24日结束，现在到食堂吃饭

的只有10个左右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午餐很简单，一个热

菜土豆炖肉，几个凉菜和咸菜，主食有馒头、米饭和粥。 在

一间教室的门上，记者看到了这一期培训班的作息表：起床6

：50，早练、演讲7：00～7：30（演讲主题：我的理想新乡

村），早餐7：45～8：15，上课8：30～12：00，午餐12：10

～12：50，午休13：00～14：15，上课14：30～17：40，晚

餐18：00～18：40，上课19：00～21：30，熄灯23：00。 而课

程除了学院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介绍“农村社区发展翟城试验

区案例”、“生态建筑介绍”、“计算机基础培训”等，还

有北京农学院陈济生教授讲的“小尾寒羊养殖”，定州市农

业局、新能源办的“无公害蔬菜种植，测土施肥”、“沼气

技术”等农业技术课程。 记者来得不巧，学院里负责合作社

和培训工作的潘家恩到外地去了，其他人因为各有各的工作

，对具体情况语焉未详。 记者了解到，翟城村合作社由于找

不到好的合作项目，实际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对此，学院

的创建人之一邱建生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先天不足，二是后

天乏力。“所谓先天不足，是指在翟城这种没有尖锐矛盾的

乡村中，分散的小农很难形成利益上的合作需求，很难培育

出合作意识；后天乏力，则是客观环境，包括金融制度等等

，并不对合作有所支持，在一些情况下，合作在市场竞争中

甚至处于弱势。” 实验场旧址 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1929年

，晏阳初举家迁往河北定县。像一声发令枪，一批又一批的

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及医务工作者响应晏阳初的号

召，离开大都市，奔赴农村。他们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为核心，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



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手段，开展多种乡村建设运动。 据统

计，最高峰时期，晏阳初在定县团结了多达500名“愿意和农

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记者从学院里挂的当时的照片上看

到，跟随晏阳初的知识分子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笑容。 在黄志

友的脸上，记者也看到了这种兴奋，他总是笑呵呵的。但他

的同学志愿者黄国良脸上却很少露出笑容。午饭时，记者听

到这位曾在陕西支教一年的志愿者在和袁小仙讨论着学院的

工作应该计划好。 “学院面临着困难，最主要的是人才问题

。晏阳初当时搞乡建，跟随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教授，

有留学生，有专家，他们能很快将知识运用到农村里去。但

我们的志愿者大多是大学生，在这一点上有很大差距。”学

院副院长、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刘建芝坦言。 记者注意到，

除了学院里负责外联的谢文芳，其他人与村民的接触并不多

。而当年的晏阳初曾告诫同仁，“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晏阳初本不抽烟，但在田间地头，和农民闲谈之时，他会

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还夸赞“味道不错”。温

铁军也认为，乡村建设分两方面，一是经过培训的农民，二

是大学生的支农队伍。“要组织更多的知识分子去农村，动

员大学生、志愿者，吸引农民，形成农民培训骨干。在农民

合作与大学生支农的过程中，相信并依靠农民不是问题，如

何发动农民才是问题。” 2003年初，翟城村动议要和温铁军

一起办学院的时候，曾想把学校命名为“晏阳初农业技术培

训学校”。2003年7月，温铁军和邱建生来翟城商谈办学时说

，我们来办学，就要认同我们的理念，不能要求短时期内见

效。温铁军认为，让定县人感念良深的农业技术，早已经不

是一帖快速见效的济世良方，他看重的是晏阳初推行“定县



实验”的经验中没有被乡村记忆所记取的那些东西。 “怎么

着也得先脱贫吧，老组织我们唱歌有什么意思。”从五湖四

海奔来的参加培训的农民们大都有些失望，他们原以为乡建

学院就是一个免费传授农业技术的地方，但来了一看，与自

己的初衷相差甚远。“你们讲的乡村建设这些东西是挺好的

；可是太空了，有用吗？”参加第一届培训班的山东农民史

存义当时就有这样的疑问。 翟城村的村民也没有“近水楼台

先得月”的感觉，他们很快从学院建立之初的兴奋中冷静下

来，期望中的招商引资、培育新品种等都没有出现。晏阳初

成了质疑的“武器”：晏阳初在定县，搞猪品种改良，搞优

质棉花育种，打井，办学校，给村民们带来实际的好处，但

现在，只看到他们不停地在里面建房子，“玩虚的”。“村

委会当初请温铁军等在翟城办学院，花了大价钱买下学校，

是希望在此办学能够对村里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现在，投

资没有看得见的回报。”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说。 “学

院已经搞了两三年，也没搞出新名堂来。农民就是种地，没

有太高的要求，就希望着能引进一些新品种、新技术，提高

生活水平。”韩延科也承认晏阳初时代引进的新东西很成功

，是因为“当时人们口味还低，档次还低，引进什么新东西

都是好的。 现在人们的口味高了，眼光和那时候不一样了，

也就不觉得新东西有什么好了。” 事实上，学院办学方向一

直在两难中摇摆：是因时因地灵活处理，促进每一个不同村

庄的经济，还是从大处着眼，学院派式地探寻中国农村发的

展方向？这很像晏阳初当年思考过的问题，“大处着眼，小

处着手”，“是来教育农民，还是接受农民的教育？” “事

情只能一点一滴地去做，问题只能一点一滴地去解决。”这



句话几乎成了温铁军的口头禅。 “当年晏阳初到定县时，前

三年在乡村建设上没有什么成果，仅限于教小孩洗脸、刷牙

等，但他通过在定县的实验，成功地总结了经验，并使得

‘rural construction’(乡村建设)的概念成为一个国际概念，

从而各种资源都能够顺利地向定县实验区汇聚。知识分子在

乡村建设上更重要的是总结本土的经验并使之上升为话语。

” 地方政府的态度 相对于村民的不理解，地方政府的态度对

于学院的发展影响更大。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面向全国农

民进行了几期培训之后，定州市以超过注册允许活动范围向

学院发送了违规的指示。直到温铁军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把“国家985计划培训基地”的牌子挂

上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大门边，培训才又有了合法性。 “

问题依然存在，地方政府觉得不给它们招商引资，办学院对

它们没有好处，学院在定州市教育局的注册问题一直是个难

关。”温铁军近日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讲座中坦言，如

果通不过注册，学院可能会关门。 学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倒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分心，他们还是在各尽其责地做自

己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架子全部搭起来了，思路有了，

但离成功，还很遥远，乡村建设是一条漫漫长路，晏阳初当

时也是坚持了10年才产生了影响和效果，我们还早着呢。”

除了口音和T恤上香港大学的英文字样还在表明，她是一个来

自大城市的人，已经把家搬到翟城村的袁小仙看起来和多数

志愿者没有什么区别。 “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里，从来不

缺乏愿意与农民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当代青年人中，良

心未泯者更是大有人在。这是3年前很多朋友持怀疑态度，如

今却主动参与其中的原因。”温铁军在3月26日海口举行的



第5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 几天

前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讲座中，温铁军说，“我从来不

认为农民素质低，从来不怀疑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

。农村的事情一定是农民自己干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

跟农民分享，而不是我们去教育他们，是他们在教育我们。

我们只是在‘敲边鼓’而已”。 提到新农村实验的效果，温

铁军介绍，“3年前刚开始培训农民骨干去搞合作社的时候，

我的预计是1/3失败、1/3勉强维持、1/3能成功就不错了。但

结果出乎意料，它们大部分都还成长得不错。现在党中央和

国务院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财

政、投资、教育、医疗，甚至法律方面都加大了对农村的支

持。我想，今后情况应该会更好一点”。 正如晏阳初所说，

“实验运动若止于实验工作，那就毫无意义了。它往后一定

要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引到另一阶段去，始有它的功用和价

值”。温铁军也在不断推动新农村实验的进展，他透露，最

近有6个城市提出要和他联合搞新农村建设试验区，“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地方也开始配合了。 记者离开学院的时候

，袁小仙、谢文芳、黄志友、黄国良和另一位志愿者郝冠辉

正在种树。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记者来到刚刚种下的一棵

桃树前，纤细的桃枝上已经开出粉红色的小花，嫩绿的叶子

也冒出来了，只是有些蔫。 “买这棵桃树只花了12元，它原

来的果园太挤了，主人很久没有给它浇水了，所以蔫蔫的。

如果再不移走，这棵树也活不了了。不过我们马上就会给它

喝得饱饱的，它很快就会好起来。”在挖坑的过程中，他们

遇到了很多碎砖头，黄志友说，这里的土地太贫瘠了。 记者

笑问，什么时候能吃到桃子？黄志友想了想说，再过两三年



，你再来，肯定就能看到果实、吃到桃子。1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